
        
            
                
            
        

    
再見，我的公主







作者：有德沒意志



《冰戀書櫃》



火車已經在鐵路上奔馳了十幾個小時，我從車窗裡可以明顯的看到外面鱗次櫛比熠熠生輝的高樓大廈了，不過我的心思完全不在這裡。



在火車剛剛停穩後，就背上包離開了火車，往出站口方向跑去。



隨便找了輛出租車後我就往郊外趕，這裡的出租車真是貴的要死，花了我一百多塊錢的車費——雖然路程也確實有些遠。



我本來心情就已經急的厲害了，而這一路上嚴重的堵車更是加重了我煩躁不安的情緒，那司機大約是看出我表情很不好的像是要殺人了，連按喇叭的動作都小心翼翼了許多，這讓我覺得頗為可笑。



不過實際上我沒有表現出什麼更深的不滿來，畢竟我現在還有要緊的事。



在用百度地圖確定一番後我下了車，背著包往著那處覆蓋著各色植物的平緩山坡上走去。



這裡的樹木不算高大，但是地面上的草都長的又高又密，纏在我的腿上，有些似乎還很尖銳鋒利，如果我不是穿著高筒皮靴或者是短褲的話，我猜測我的腿馬上會變成血葫蘆的狀態——好在沒有。



在從這大自然的鐵絲網裡面逃出來以後，一片略微被平整過的土地出現在了我的眼前。



這片地面上的草都被鏟得很乾淨，土質也很堅實，前面豎著一方磨得�亮的青石墓碑，不過還沒有刻上生卒年月和死者名諱，墓碑前還堆著些尚新鮮的鮮花和紙灰。



我打開手機核對了一下別人給我提供的情況，在跟周圍的參照物確認一番後，便從背囊裡拿出了工兵鍬，開始撬墓碑後面的墓門。



墓門打開後，一股潮味和霉味混合的怪味撲面而來，嗆得我直想吐。



在定一定神以後我戴上了頭燈鑽進了墓穴，這墓穴對我來說確實有些矮了，剛鑽進去就差點撞到腦袋。



在費力地蹲下身子以後我看到了擺在墓穴正中間台座上的一副黑色棺木，棺木周邊還有一些箱子，我打開看了看，大約是各種款式的COS服裝，這讓我的心不由得又定了不少——看來現在是沒得跑了，我想。



剛準備伸手去揭開棺蓋，我的手卻又不覺停住了，眼睛不由自主地停在了棺木前那張美少女的黑白遺照上。



隨後一陣酸酸的感覺就湧上了鼻頭和眼睛「煙兒，我來了……請你原諒我，但是我真的不想失去你……」想到這裡，我的視野已經被淚水幾乎遮住了。



三年前，某次漫展。



我漫不經心地在展館裡一邊轉一邊看，說真的，現在國內這種活動舉辦的多了雖然是好事，但是拜託……請審查一下這些參加者的資質，別讓那些長得一看就讓人想自插雙目的傢伙來cos我們心目中的男神女神好麼！



我走了還沒幾步就看見起碼四五個吾王，炮姐或者還有其他什麼著名二次元形象的了，一個比一個毀，我堅持了好久才忍住了嘔吐的衝動，往前繼續走去。



在轉過一個拐角後，我的眼前突然一亮，一個穿著湖綠色長裙和鵝黃色褙子的姑娘正站在那裡，她身材不高，一頭齊腰長髮在腦後梳成高髻，鬢邊戴著幾朵白色的鮮花，看起來顯得很文靜。



這讓原本對這次漫展非常失望的我看到了一陣亮光，於是在審美觀和男人本能的自覺指揮下我向她面前挪了幾步，這回我才注意到她的臉。



她看起來只有十六七歲，皮膚粉嫩而光潔，漂亮的茶色眼睛像是最好的水晶一樣清澈，薄唇間微微露出的兩顆小兔牙更顯得她分外清純可愛，一看就是江南水鄉來的靈秀女子！



在看了她一會確認她沒有什麼不高興後我湊上前去笑著衝著她打了招呼：「你好小姐，你的造型真漂亮啊。」



打這個招呼之前其實我的內心深處是很忐忑的，畢竟我的個人形象著實不怎麼樣，如果有什麼不體面的地方的話肯定會讓她產生厭惡排斥的心理，於是我深呼吸了好幾次以後才下定了決心，用自認為體面的語氣向她打了招呼。



女孩轉過身來望著我，用少女羞澀的笑容表示著她的友好，然後對我說道：「哦，謝謝你，這是第一次有人這樣稱讚我呢。」



見她沒有表現出不滿的樣子後我稍微鬆了一口氣，用更加放鬆和自然的笑容向她更進一步的展示起自己的友善來，然後同她開始聊天起來。



從她cos的形象開始，談各個方面的事情，之後我知道了她的名字叫夏雪煙，是一個來自浙江杭州的姑娘，今年剛16歲，但是卻是她coser生涯的第三年了，同時她還是一位漢服模特。



這讓同樣作為漢服愛好者的我感到頗為親切，於是便越聊越深入起來，直到漫展結束我和她才戀戀不捨地分開。



臨分開時，我問煙兒她道：「我什麼時候還能再見到你呢？」



「沒關係啦，以後我還會來參加漫展的，另外你還可以聯繫我的QQ嘛，我的QQ號是……」煙兒笑了，笑的得像百合花一樣純潔清麗。



於是之後我就和她分別了，之後的三年裡，我和她就這樣在網上每天晚上雷打不動的聊天著，從時政要聞到一日三餐無所不談，當然所談最多的還是向對方傾訴自己的心裡話來排解自己心中的煩悶。



老實說，煙兒是個非常單純的女孩子，但是卻又帶有一種堅強和矜持的高貴氣質在裡面，顯得與其他一般女孩子不同。



這讓我暗暗感到詫異，同時也對她從簡單的友好變成了讚賞，甚至還有些愛慕——不過我很清楚這不現實，首先她不管從家境出身和相貌上都遠遠超過了我，更何況是異地網戀這種不靠譜的方式呢？



於是我只能暫時把這份想法壓在心底長達三年之久。



不料那次漫展上的見面竟然成了我和她唯一一次生前的會面。



幾天前。



「什麼？煙兒她出事了？」我在聽到這個消息後瞬間傻眼了，連忙質問煙兒的朋友是怎麼回事。



電話那頭傳來了煙兒朋友雨茜低沉而乏力的聲音：「今天早上她準備出門時突然暈倒了，等她爸把她送到醫院以後醫生就已經說她不行了……」



說到這裡雨茜已經低聲啜泣起來。



無須解釋再多，我有些絕望地閉上眼，跪倒在地上痛哭起來，這一瞬間我覺得天都要塌了。



不知哭了多久，我才從地上爬起來，狠狠地灌了幾口酒，才感覺自己大腦正常起來。



但是不知為何，我突然發覺自己內心深處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急迫的慾望——我要去再見煙兒一次。



於是我打了電話詢問雨茜煙兒葬在哪裡的情況，她倒也沒有疑惑，很快就給我說了具體位置。



這位置倒也不算生僻——至少在百度地圖上是找得到的，但是那裡的地形實在太苦逼了，山地不說還長滿了草木，簡直讓人想吐，不管是上去還是下來都要費好大一番功夫，於是讓我不覺得又猶豫起來。



與此同時，我的大腦裡逐漸形成了一個邪惡的念頭，但是一開始我自己對這個念頭都覺得荒唐——執行難度太高了。



不過天無絕人之路，這時候我突然想到一個人，這個人或許能幫我實現我的想法。



於是我撥通了他的電話，告訴了他這件事情和我的想法。



他很爽快的就答應了，同時答應開車來幫我，不過之前的事情必須我一個人解決，我表示同意。



在得到他的背書後我放心下來，開始準備相應的器械，並訂購了前往杭州的車票。



然後就是之前的那一幕。



煙兒的棺木是被釘住的，而且是質量很高的厚木板，我用盡了力氣才把它撬開來，待棺木打開後，她那嬌艷的遺體就呈現了出來。



現在的她穿著一身素白的衣裳躺在棺中，黑色的長髮在身下的棉褥上柔順地鋪展開來，穿著白襪的小腳上還穿著一雙銀白色的繡花鞋——



那是她生前曾經cos過的，最愛的文昌公主的造型，一雙塗抹了透明指甲油緊緊扣在一起的雙手中間似乎握著什麼。



她的臉顏還是那樣的精緻秀美，五官仍然玲瓏剔透，面容也安詳而恬淡。



但是她身上所堆積的一層層的各色衣物實在是有些煞風景，另一方面煙兒她的肌膚已經顯然呈現出了無生氣的慘白，嘴巴裡面也似乎散發著一陣淡淡的腐敗味道。



這讓我覺得有些心痛，便將她從棺木中一把抱起，把棺蓋恢復回原狀，抱著她出了墓門，接著將她暫時放在地上，用她棺材裡扒出來的一條毯子包好，把墓門重新封上。



就這樣，我抱著煙兒出了墓穴。



其實這時候我是非常惶恐的，畢竟現在我一個人在荒郊野地裡抱著一具穿cosplay裝還被毛毯包著女孩的遺體實在是太顯眼了，要是有哪怕一個人看到我的話我都徹底完蛋了。



不過所幸在我惶恐了不到10分鐘後，從樹林裡傳來了幾下閃光，我也趕緊掏出我的手電筒，對著閃光的方向有節奏的開關了幾下。



一會後從那邊跑出一個穿黃衣服的人來，在看清他的樣貌以後我才鬆了一口氣：唉呀，救兵終於來了。



見面以後我和他也沒客套，在詢問了一下狀況後，他看了一眼我懷裡煙兒的遺體笑了起來：「她長得真漂亮啊，真的像是一位公主。」



「是啊，可是這樣美麗的身體馬上就要腐爛了，實在讓人心痛啊，現在只有你能阻止這件事情了。」我搖搖頭。



「好了不要抒情了，這麼樣子也不是個事，趕緊把她帶走吧，要是讓人看見就不好了。」

他示意我把煙兒背在背上，然後偷偷摸摸地到了公路邊他的麵包車上，把煙兒的遺體塞進車裡的冰櫃中，然後一路向市區趕去。



車在路上慢慢走著，大約三個小時後，車停在了一處院落前，他下去開了門，把車開進去後便示意我把煙兒從冰棺中抱出來。



「嗯？現在送去哪？」我抱著煙兒的遺體問



「地下室啊，對了，這回的操作要你來做，畢竟我的公司主業是製造動物標本……」他「爽朗」的笑了起來，我也不好意思駁人家的面子，便只能抱著煙兒往地下室走了。



這地下室也確實有夠陰森的，剛下樓梯我就被迎面而來的一陣冷氣激了一下，讓我感到一陣脊背發涼。



走到一扇鐵門前，他打開了門，裡面是個設備齊全的工作室，不銹鋼在蒼白的日光燈燈光下熠熠閃光。



我把裹著毯子的煙兒放在解剖台上，揭掉毯子以後，他就轉身走了，然後在出門前順手把一套解剖服丟給我：



「好啦，我要去忙我的了，你慢慢弄吧。如果要是忘掉啥了，看我放在桌子上的操作手冊吧，嗯，祝你好運。」



見鬼，真他媽的刺激，我暗暗想著穿上瞭解剖服戴上了手套，把裝著解剖工具的盒子拿到解剖台邊的手推車上，然後開始脫煙兒的衣物。



我把煙兒的上半身扶起來，開始解她的外衣，這件cos服看著很厚重其實製作很低劣，被我稍用了點勁就拉扯得四分五裂了，鞋襪也是如此，被我剛脫下來就開線了，當然也有可能是她穿戴太久的緣故——我明顯看出了舊的意思。



她家裡人怎麼會給她穿這麼一套舊衣服下葬？真是見鬼了，我想。



接下來該脫內衣了，她穿著的是很樸素的粉色乳罩和小內褲，看起來似乎也是舊衣服，我把這細心地解下來放在一邊，這樣，煙兒的遺體就完全一絲不掛了。



她的身材凹凸有致精巧玲瓏，但是肌膚卻明顯地呈現出死亡的蒼白和烏青，腹部也略顯膨脹和呈現出斑點，更不用說她背後已經大片蔓延開來的暗紅色屍斑了。



我痛心的撫摸了一下她的臉蛋，從盒子裡拿出瞭解剖刀：「對不起了，煙兒，但是我實在不忍心讓你腐爛掉。」



從兩肩到胸前各往下一刀，然後刀鋒向下繞過煙兒小小的肚臍直到她的恥骨聯合上緣。



她細膩的肌膚被解剖刀輕輕地一分為二，露出了裡面淺黃色的脂肪和暗紅的肌肉，在我把她的胸腹部肌肉分開到兩邊露出她腹腔中的內臟後，一股惡臭便撲面而來。



雖然早已有了心理準備，但這突然而來的味道還是讓我全身一陣雞皮疙瘩，胃裡也翻滾起來，幾乎快要吐了，我強忍了好一會才憋回去。



這時候我觀察到煙兒腹腔裡的血水明顯發暗了，內臟看起來也是不新鮮的樣子，有些器官已經發黑發亮了，顯然是腐爛的跡象。



這讓我既喜且憂，憂的是煙兒她現在遺體的狀況實在不容樂觀，一旦保存不好就有可能全毀了，喜的是我行動的速度還算快，至少她現在臉還是完好的——



至少沒人喜歡對著一具已經巨人觀狀還往外流著血水的屍體吧，就算是巫妖王怕也沒這麼好的胃口。



下面我把煙兒頸部和前胸的皮肉翻上去遮住了她現在依然完美無瑕的容顏，開始往外掏她那些快腐爛的內臟了。



我忍著臭味那讓人毛骨悚然的滑膩感把她的內臟悉數掏出，丟進解剖台下的密封袋裡，這個過程給我的心理刺激太強了，比之前聞到臭味時還要強，好像在翻動我的內臟一樣。



在把煙兒完全掏空成一個空腔後，我用水管把她的體腔洗乾淨，又開始擦洗她的肌膚，在去除她的內臟將她的血放掉後，她脊背上那些讓人作嘔的屍斑基本消失了，又恢復了白皙的顏色，只是有些蒼白。



我把翻起的皮肉從她臉上拿下來，用手指擦去她臉頰上粘著的血污，然後將她抱到另一邊的水槽旁——裡面是防腐用的藥水。



將她緩緩推進這水槽，我看見她敞著胸腔腹腔詭異地在藥水裡慢慢沉下去，像是一個壞掉的娃娃一樣。



我脫瞭解剖服和手套，跟中彈了一樣跌跌撞撞地走出工作室，他沒想到也站在門口，見我出來以後便嬉笑起來：「好了？」



「no，no，no……」我有氣無力的擺了擺手。



「大概是泡到明天對吧……現在我就想吃飯，然後給她挑件合適的衣服……能繼續送我去一趟墓地麼？」



「好吧。」他攤一攤手。



於是我吃完飯以後就繼續坐車去煙兒墓地了，好在這回我的工具精簡了許多，只帶了挖開墓門用的工具和頭燈，在第二次打開墓門後，我就揭開棺蓋，在棺木裡翻找起煙兒她的衣物和首飾來。



在這樣的燈光下找東西著實是費事的，在花了半個小時以後最終我為煙兒選定了一件上藍下白的齊胸襦裙和一件白底帶黑色蕾絲花紋的連體內衣，在把這兩套衣服塞進我的挎包後，我又把她的首飾盒和化妝盒從棺中扒出一併帶走。



這回我真是被累得半死，在回到他住處以後就累得趴下了，然後脫了鞋倒頭就睡，直到第二天早晨。



吃過早飯，我重新穿戴好解剖服，去將煙兒的屍體撈出來做進一步處理。



現在煙兒的屍體已經吸足了防腐劑的成分，變得白皙而富於光澤，原本可能還有些浮腫的臉頰也基本恢復了生前的模樣，像是睡著了般的平靜，黑髮則像水草般在防腐液中漂動著。



我將她從水槽中抱到解剖台上，用注射器吸足了防腐液，給她的臉，乳房，私處等一些不易被防腐劑完全浸透的部位做局部注射。



為了保持她的好臉色，我甚至還要像做鹹肉一樣給煙兒的臉頰注入一些亞硝酸鹽——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



在紮了一番小針後，我給煙兒已經恢復白皙光亮的肌膚上和體腔裡都塗抹了一層防腐用的藥物，同時往她的乳房裡注入一些東西來讓她的胸部顯得堅挺——諷刺的是我必需一邊按摩她的乳房才能成功地進行注射。



在這之後往她的胸腹腔裡填入了摻有藥粉的紗布來保持她的體型，並一點點將她無暇身體上的切口用最細的縫合線縫合起來。



等我拿著針線的手移動到她小小陰毛上方的位置時，煙兒的軀體已經幾乎恢復了生前般的窈窕秀麗，只是那縫合的印跡著實讓人覺得刺眼，同時還帶著些莫名的淒美。



不過現在顯然不是可以開始欣賞她的時候，我取來了那件白底黑蕾絲的連體內衣，將煙兒扶到坐姿的狀態，順著手臂將這對她來說顯得有些不合年齡的內衣套上扣好。



又慢慢按摩著她不甚豐腴的乳房，使之能夠比較好地被內衣襯托出應有的豐滿形態，同時也遮掩住她身上那讓人心痛的切口。



下面就是給她穿戴剩下的衣物和首飾了，我把那條嶄新的乳白色長裙套上煙兒雪白的雙腿穿好，將她扶到半坐位上給她套湖藍色的上衣，繫好衣帶，這樣她的衣裳就基本準備完畢了，接下來就該是梳頭，戴首飾和化妝了。



我把她的長髮一部分盤在腦後一部分從肩上披下而後用頭花固定好，並在她的左鬢邊戴上幾朵小小的藍色珠花，還有耳墜和銀質的手鐲。



化妝是最麻煩的，因為煙兒她現在的肌膚雖然恢復了光彩，但卻白的慘人，我在整理好她的姿勢後給她的手，臉和腳上都補了些粉底來掩蓋她肌膚的蒼白。



接著便給她的臉上細心的化了淡妝，讓她看起來更富有生氣一些，最後為她手腳指甲刷上一層淡粉色指甲油，便算是大功告成了。



我把煙兒從解剖台上抱起，抱到他為我安排的臥室床上放好，又整理好她的姿勢。



我美麗的愛人夏雨煙現在就像她以前cos文昌公主時一樣躺在這鋪著雪白床單的大床上，絲光閃亮的乳白色長裙和湖藍色上衣裹著她曼妙的玉體！



將她清秀典雅的形象氣質勾勒的分毫不差，領口間和細白的脖頸下微露著雪白的乳房和同樣幽深的事業線。



清秀的瓜子臉依然像她生前一樣的粉白嬌嫩，一頭烏黑的齊劉海長髮柔順地鋪開在床上，細緻的柳葉彎眉和精巧的瑤鼻搭配上她那被淡褐色眼瞼覆蓋的秀麗雙眸顯得分外可愛。



那濃密捲曲的長睫讓人絲毫感覺不到死亡的氣息，粉色晶瑩的嘴唇還是依舊像櫻花瓣般地誘人！



光潔的兩腮上還帶著少女青澀的紅暈，甜美的笑容宛若沉睡，好像我吻她一下她就會重新醒來似的，鬢邊藍色的珠花和小巧耳垂上的銀飾也依舊閃亮。



她白皙的雙手從寬大的衣袖中伸出，優雅地放在衣帶上，一對我為她準備的漂亮銀鐲在她腕上閃閃發光，杏核形狀的手指甲上那層粉色指甲油更顯得嬌艷欲滴。



雖然這長裙並不透明，但是絲綢的皺褶依舊完美地勾勒出了她雙腿的優美線條，裙擺下那雙小腳也是白淨纖細，腳趾圓潤整齊，趾甲上同樣塗抹了漂亮的粉色指甲油，看上去像海貝般可愛。



我就這麼木頭一樣地坐在床邊看著煙兒，茫然地不知道該幹什麼。



直到外面的門被敲了幾聲我才回過神來。



我推門一看，只見門口放著台照相機和幾枝鮮花，我知道這是他送來的，於是拿起這些東西走到床前。



這時候我突然感到煙兒的形象在我的眼中驀然神聖起來，她現在不只是我的摯友和愛人，更是一位神聖的公主和仙子，是那超凡脫俗絕美的瑤池仙姬。



我將那幾枝鮮花鄭重地放在煙兒手中，低聲對她說：「煙兒，請原諒我，但是你真的太美了，讓我再留下一次你的美麗吧。」



於是我拿起相機，一張一張地瘋狂拍攝著她的姿容，貪婪地佔有著她的美麗，將她現在的每一寸肌膚都收入鏡頭之中，拍她烏黑的長髮。



絕美的容顏和典雅的裝束，拍她細緻的雙手，修長的脖頸和纖巧的小腳，這一切的一切都被記錄在了相機裡。



說實在的，那一刻我已經近乎癲狂了，但是也許，只有這樣的癲狂，才足以表示我對煙兒的深愛吧。



這樣的瘋狂持續了一夜，直到我第二天清晨昏昏沉沉地從煙兒的床邊醒來，煙兒她還是那樣安詳寧靜，而我卻衣衫不整看起來非常邋遢。



正在我對著鏡子整理自己形象時，他進來了，在瞥了煙兒的遺體一眼後對我說：「現在你還不準備送她回去麼？」



這番話自然是讓我非常不滿的：「靠，我把她從墳裡救出來，就是為了讓她不要在那個鬼地方，你現在卻要我把她送回去？」



「放在這裡好像更不對吧，你都拍了她那麼多的寫真了，再說你可以經常去看她嘛——這有什麼不好的？」



「也對，那好吧，那現在你送我去一下吧。」我現在也意識到把煙兒留在他這裡顯然對他也是個麻煩，便不再堅持，在示意他去開車後，就走到床前把煙兒抱了起來，往屋外一路走去。



現在太陽才剛剛從地平線上升起，柔美的陽光打在女孩的肌膚和頭髮上，顯得她分外迷人和聖潔。



重新把她抱進車上的冰棺，我和他又一路坐車到了墓地。



按照慣例他不下車，我把煙兒抱了起來往墓地走去，重新打開了墓門和棺蓋。



我整理了一番棺木裡的褥墊，將煙兒的遺體小心地放進去，又整理好她的衣裝和姿態，用照相機拍下她安眠棺中的樣子。



「別了，煙兒，我的公主。」



棺蓋又一次被我蓋上，封好墓門後，我就一路向山下走去坐上了他的車，現在應該是我返回的時間了。



「怎麼了，不高興麼？」他問我。



「沒，還好吧，我就是盤算一下什麼時候再來見她。」我回答。



火車站。



正在我實在閒的發慌，百無聊賴地坐在候車大廳裡玩手機時，一個身影突然在我眼前閃了一下，那熟悉的笑容又映入了我的眼簾。



「煙兒？」



我趕緊站起身追了過去，可是很快那身影就消失在茫茫的人流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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